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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匆匆吃过早餐的队员们就
聚集在旅馆门口，刘正声开始安排任务。他把
人分为两组，第一组他亲自带队，去伟业航运
公司；第二组前往胡伟民的家门口。

刘正声带着第一组四个人，来到了位于上
海闵行区的一幢商务大楼前。他提醒大家说：
“给我注意在人群里查找对象。如果
发现对象，你们就上前截住他，快速
把他带到车上来。注意，在外面尽量
不要惊动周围上班的人。”“明白
了。”三名队员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四个人分别观察不同的方向，
逐一筛选走向商务楼大门的人群。
大约过了三四十分钟后，前来上班
的人明显减少了，之后就越来越少。

一直没有发现胡伟民的身影。
刘正声想了一下，掏出手机来拨了
第二小组组长的电话，问他们那边
情况如何？“我们一直守在他家大
门附近看着，没有发现他出来。”第
二组组长汇报道。“不会看漏吧？”
“绝对不会，每一个从楼里走出来
的人我们都仔细看过了。”“那好
吧，继续盯着，有情况就报告。”

又过了一个小时，两个蹲守小组依然一无
所获，大家有些奇怪起来。刘正声思考了片刻，
从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内取出一本记事簿，找出
几个新记上去的电话号码，他先拨了其中一
个。铃响了好长一阵都没有人接听，显然胡伟
民并不在他自己家里。刘正声又拨了第二个号
码，那是胡伟民公司的电话，铃声刚响起就有
人接电话了，一个女孩子用优美的嗓音问：“伟
业航运，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刘正声稍稍一愣，随即说道：“麻烦你接一
下胡伟民胡总经理好吗？”“胡总不在办公室，
等会儿胡总回来我让他打回给您吧。”女孩道。
“啊，不用了，我一会儿再打过来吧。”刘正声本
能地回绝了。这个胡伟民显然还在上海，没有
出差，要不然那个女孩肯定会告诉他的。
这一天，刘正声那组人在那幢商务楼外

一直守到大楼里的公司员工下班，胡伟民连
个影子都没有。奇怪的是，第二组人一直到晚
上十点半都没见胡伟民回家，打他家里电话
始终无人接听。刘正声无奈，只好把所有队员

分成三组，准备轮流守夜。这一夜过去，毫无
变化。胡伟民没有在他家门口出现。
第二天一切依旧，完全是昨天的拷贝。刘

正声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赶紧找出胡伟民
的手机号码拨打起来。电话里的回答是：你拨
打的电话已关机。难道他得到了风声出走了？
那他又去了哪里呢？刘正声立即往 !市公安

局刑侦局打了个电话，要求他们查证
这一周内从上海飞往各处的飞机航班
上和驶往外地的火车上，有没有一个
叫胡伟民的旅客。

翌日中午时分，刑侦局的消息来
了：胡伟民在六天之前已经坐飞机飞往
香港，而且无法确定他的手机在何处，
或者机卡分离，或者取下了手机电池
板。至于去干什么？待在什么地方？都
一概不知。徐副局长接到刑侦局长刘正
声的报告后暴跳如雷，他没有料到自己
雷厉风行走出的一步好棋又未能得逞。
现在，他必须把所发生的事情向葛书记
做一次详细汇报，听听他有什么主意。徐
副局长让刘正声继续留在上海，等待他
的指示。

徐副局长的指示是两天之后到
的。他给了刘正声一个详细的方案，叫这位刑
侦局长直接去上海伟业航运公司找老板余国
伟，想办法逼他交出《承诺书》原件来。
刘正声是第一回见到余国伟。来之前，他

已经从徐副局长的叮咛中大概知道这个人非
常精明沉着，不太好对付。“余先生吧，我们是
从 !市来的。”刘正声先主动上前和余国伟打
招呼。“我已经知道了，秘书对我说了。”余国伟
客气地伸出手去表示欢迎。“余先生知道我们
这次登门拜访的来意吗？”刘正声面露笑容地
问。“请赐教。”余国伟说。“我市著名的民营企
业大发矿业集团老板来我们局里报案，说他原
来的下属顾斌勾结你们公司的人，企图诈骗他
们的巨额资金。所以，我们为此成立了专案组。
余先生应该知道法律程序上有先刑后民这一
说吧？”“是的，听说过。”“现在我们出面来上
海，办的可是刑案哦。”刘正声有意察看余国伟
脸上的变化，可什么都看不出来。余国伟面露
浅浅的微笑，没有丝毫的不安和紧张：“你可
以把话讲得明白些，是不是你这次来办案和
我们公司有关呢？还是和我个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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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我自己呼哧呼
哧地喘气，我拖来一把椅子，面对着大门坐在
那里，继续吃饭。正在这个时候，玻璃门外面
露出两个惶恐不安的脑袋，再一看，原来是女
老板和怡君，她们俩在下面的停车场刚巧遇
到，远远地看见了办公室里发生的这一幕。
女老板一脚跨进周刊，就抓住我的肩膀

大声地说：“东东啊！你好大胆啊！你知道那是
什么人吗？那是移民局来查身份的呀！”
怡君说：“我刚刚在下面买牛肉面，那个

在餐馆里端盘子、没有工卡的王小姐就被移
民官带走了呢。我心里打鼓，因为学生妹妹只
有在校内打工的身份，想不到被你误打误撞，
撞过了这一关。”
女老板说：“我也是为学生妹妹捏了一把

汗，咦，学生妹妹到哪里去了？”学生妹妹的脑
袋从厕所里伸了出来，原来她一直躲在马桶
间。学生妹妹是没有事情了，而我则必须带着
身份证和打工卡去见移民官，这就是那张贴
在玻璃门上的纸头上的命令。还好，移民局的
汽车还停在停车场上，女老板带着我找到了
那个移民官。刚才凶神恶煞的移民官，现在倒
变得客气起来，他认真地验证了我的身份，最
后放行的时候还对我讲了一句：“祝你有一个
美好的下午。”我正不知道如何回答，女老板
欢天喜地地说：“有吐！有吐！”“有吐”，这是我
后来最喜欢用的一句英语，样样好话飞过来
的时候，只要“有吐”出去就可以了，当然也有
“吐”错地方的时候，那是后话。而当时女老板
看到万事大吉了，便拉着我就急急忙忙回到
办公室，赶着忙碌去了。
这一天，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多钟才把

周刊的版样全部做好，那年代还没有电脑排
版，每一条消息每一个广告都是用手贴上去
的，到了最后几个小时，连女老板的老公也在
下班以后赶过来，一起劳作。总算做完了，
大家都累得腰酸背痛。女老板要亲自把

大样送进印刷厂，我则急急忙忙去赶那辆回

程的市内公共汽车。上了汽车发现，黑暗当中
只有我一个乘客，年轻的司机问了我一句话，
我摇了摇头，他看我听不懂也不再追问，挥了
挥手，说了一声“"#！”就上路了。
我仍旧把疲惫的身体安置在公共汽车的

前排座椅上，面对着偌大的玻璃窗打了个哈
欠。那里的街景早就被一片墨色吞噬，唯有两
道直射的车灯仿佛是在隧道里映出变形的想
象。我好像替代了《自动售货机》里的 $%&'()，
坐在空无一人的餐厅当中。
我开始数站头。大概在数到第五个站头的

时候，汽车停到了人行道的边边上。车门打开
了，并没有乘客上来，只听到一阵嗡嗡的声响，
公共汽车的台阶变成一片平板延伸了出去。我
把脑袋伸出去看热闹，只见一辆残疾车上到平
板当中，那平板就好像升降机一般，稳稳当当
地升了上来。就这样，这片平板反复升降了两
次，带上来一对腿脚不方便的男女。汽车司机
站了起来，把他背后的一排座位翻了起来，腾
出一排空位，把他们的残疾车安置在那里。一
切都发生在几分钟之内，接下去那片平板又恢
复成台阶，车门关好了，公共汽车继续上路。
那对坐在残疾车上的男女，像两只小鸟

一样一并排坐在那里，卿卿我我地说起了悄
悄话，我则想起了我的姐姐。我坐在轮椅里的
姐姐，一辈子也没有享受过这种升降机呢，每
次上下公共汽车，都是那样的艰难。姐姐比我
聪明，读书读得比我好，人也长得比我漂亮，
却因为残疾，历经坎坷。此时此刻，我的姐姐
在上海不知道正在干什么，我为她的遭遇感
到不平。
我一边想一边数站头，当我数到第十三个

站头的时候，我预先站了起来，那对坐在轮椅
里的男女立刻示意我坐下，并帮助我拉了一下
车窗上面的一根绳索，绳索一拉，就发出了门
铃一般的响声，司机座位上头的一盏电灯亮了
起来，上面呈现出来“要求停车”字样，司机从
反光镜里对着我说了声：“"*。”便把车子停到
了站头上。“谢谢！”我跳下公共汽车，对着司机
和那对男女挥手道谢，汽车开走了。
汽车开走了，我一个人站在月台上，想到

只要上了那辆长途汽车，就可以到家了，立刻
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而，就在这个时
候，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我发现我站在一个陌
生的街口上，完全不是我早上换车的地方。


